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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當前的社會運動中，互聯

網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互聯

網的深度介入成就了當前中國社會動

員的獨特景觀。其中，網絡動員尤顯

突出。研究中國社會運動，如果繞開

互聯網社會動員，恐怕很難觸及到中

國當下社會動員的要害。

一　社會動員：現實社會的
功能性闕失　　　

在當下中國網絡動員之所以如此

活躍，往往與現實社會的功能性缺失

有關。網上世界的風風雨雨，多是由

現實社會的問題和矛盾引發出來的。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社會一直

處在動態而艱難的轉型過程之中，這

是一個「去全能主義」的漸變過程。這

一轉型一直是以漸進式、臨場發揮的

方式推進的。主要表現為：通過市場

化改革和社會改革，慢慢地「軟化」、

「鬆動」改革前的「全能主義」社會結

構。一般認為，在「全能主義」社會，

呈現「強國家—弱社會」格局。「全能

主義」國家體制本身就先天地缺乏體

制內的監督機制。在「全能主義」下也

沒有自主的市民社會。

中國通過市場經濟改革逐漸滋育

出的自主社會細胞，逐漸在非政治領

域中形成日益擴展的自主社會空間，

存在Ó社會經濟與文化生活領域「有

限的多元化」。而改革以後形成的「弱

社會」處在體制外，缺乏對國家官員

的有效監督力量。在這種情況下，因

經濟增長與權力不受約束而造成的種

種腐敗與社會不公現象，就會在經濟

與社會發展過程中變本加厲。一旦出

現社會不滿與社會矛盾激化，就會進

一步引發國家對社會加強權威控制的

慣性衝動。「強國家」運用無所不在的

行政機器，試圖通過加強控制的方

式，把社會衝突壓抑在一定範圍內。

這樣，就會出現「社會矛盾—加強控

制」的路徑依賴，即通過加強控制、

約束社會自主空間的方法來解決發展

中的問題與矛盾。久而久之，這種自

我強化的路徑，就會引導人們不自覺

地進入一種路徑鎖定狀態1。

有目共睹的是，社會轉型釋放出

巨大社會活性。但這種社會活性並沒

有根本上改變「強國家」邏輯，甚至會

激發「強國家」意志的衝動。「強國家」

意志以追求「剛性穩定」為目標，在

「維穩」壓力下將被改革激活起來的社

會力量納入國家秩序框架。正如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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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動員 105嶸所分析的，中國目前的社會穩定是

一種「剛性穩定」。這種穩定以壟斷政

治權力為制度特徵，以絕對管治秩序

為表象，以國家暴力為基礎，以控制

社會意識和社會組織為手段。它缺乏

制度彈性和韌度，忽視了內在的整合

和發展轉型的適應性要求。其結果

是，政治體制用來維護自身生存和運

行的成本愈來愈高，而支付成本的能

力並不一定同步提高。從長遠來看，

一旦政治體制的維護成本超過其支付

能力，就可能出現社會無序和衝突失

控，「剛性穩定」就可能演變為「社會

動蕩」2。

更為嚴重的是，社會活性與「強國

家」的「剛性」之間的衝突時有發生，

進而撕裂中國社會，並形成了愈來愈

龐大的底層社會。底層社會是當下中

國社會運動的土壤。近年來，頻頻發

生的群體性事件，更多源自於「底層

政治」。于建嶸認為，「底層政治更多

的是底層民眾的自發行為，其行為方

式也許是隱性的、自發而零散的」。

它「是反應性或應對性的，它是對現

實生活中的困苦或不滿尋找解釋的方

式和解決的路徑」3。「底層政治」以其

特有的邏輯，在中國社會尋求表達空

間。它一方面在現實層面尋求解決路

徑；另一方面也從網絡世界尋求解決

空間。中國互聯網的社會動員功能正

是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釋放出來的。

二　網絡動員：對現實闕失
的救濟　　　　　

從技術主義的角度看，互聯網在

中國的擴散過程頗具戲劇性。歷史上

似乎沒有哪一種技術能如此深刻地改

變中國社會。當初，互聯網在進入中

國之時，管理者並沒有把它作為一般

意義上的大眾媒體予以規制，更沒有

意識到互聯網會釋放出那麼強大的傳

播與表達能量，僅把互聯網視為一種

商業性的技術媒介。管理者對網絡媒

介的商業功能有較高的預期，相應地

低估了其政治功能。正是出於對互聯

網的技術化和商業化理解，導致管理

者沒有把互聯網納入到傳統媒介管理

框架。其結果是，互聯網從「強國家」

結構中走了出來，進入了社會，成為

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化媒介。

有學者指出，「國家與公民社會

之間的經常性張力會持續引發政治對

立。現存政治結構與自上而下或自下

而上的社會運動之間的聯動關係正在

形成，就像電子民主與借助互聯網力

量的底層動員的發展，在使得公民參

與的傳統形式充滿活力。」4在公民社

會相對成熟的西方社會尚且存在國家

與公民社會之間的經常性張力，互聯

網的崛起有助於電子民主和底層動

員；而對於公民社會才剛剛起步的當

下中國而言，互聯網對現實社會力量

的救濟顯得更為重要、迫切。互聯網

的介入，釋放出巨大的外部效應，增

強了社會的結構性力量，深刻改變了

國家—社會的力量對比，也提升了社

會對國家的博弈能力。在中國現實社

會的「強國家—弱社會」結構仍然牢固

的情況下，互聯網廣泛而深入地介

入，大大改變了國家—社會實力極不

對稱的現實。「網絡社會」的超速成

長，使中國的社會邏輯得以改寫。在

互聯網空間，迅速崛起了一支超規模

的「意見群體」。著名媒體人周瑞金稱

之為「新意見階層」5。這支龐大的「新

意見群體」會成為網絡社會動員的強

大動力基礎。

中國特殊的社會轉型路徑造成了

社會運動的功能性萎縮。值得關注的

是，因有互聯網作為依託，「底層社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1年12月號　總第一二八期



106 短論．觀察．
隨筆

會」與「新意見階層」經常會合在一起，

引發為社會運動。當現實社會表達與

動員訴求得不到應有滿足的時候，會

得到互聯網的救濟。這就迅速彌補了

現實表現空間的不足。在當代中國語

境下，互聯網動員功能迅速擴張，繼

而形成一種「非理性繁榮」。網絡動員

功能被過度開發很大程度上是由現實

社會的公共表達功能「貧血」造成的。

三　中國特色的網絡動員

在當下中國，網絡社會動員主要

表現出以下一些特徵：

第一，社會動員網絡化。網絡媒

介的崛起，對中國當下的社會運動構

成了救濟。網絡動員既規避了現實風

險，同時也推動了運動目標的有效解

決。「上訪不如上網」。現實訴求網絡

化，社會動員網絡化。這已經成為中

國當下社會動員的一大趨勢。

第二，網絡輿論力量，形成社會

共振效應，「倒逼」現實社會問題的解

決。網絡動員主要體現為輿論動員。

由於存在數量龐大的網上「新意見階

層」，網上輿論動員容易產生聚合效

應，引爆輿論事件，引起群體「圍觀」，

推動現實問題的解決。某一話題一旦

成為公共焦點，就會迅速形成網絡輿

論場，還會牽動傳統媒體的議程跟

進，形成共振效應，「倒逼」現實社會

問題的有效解決。但是，受輿論周期

律的制約，網絡動員經常是間歇性

的，一場動員還沒來得及收場，即被

下一波輿論熱點所替代。

第三，「草根動員」與「民粹化」。

互聯網使「沉默的大多數」變成了社會

動員的主體力量。社會動員的網絡化

造成中國社會動員的「民粹化」與「草

根化」。網上動員受制於「草根」邏

輯。網絡動員即便有精英引領，也需

符合「草根」訴求，否則，精英也可能

遭到「群毆」。網絡動員的「民粹化」現

象，值得我們關注與思考。

第四，網絡「極化」現象。在現實

社會中，社會動員經常長期受阻，而

社會轉型積壓了巨大的社會張力，致

使社會情緒淤積甚多。這些社會情緒

在現實社會找不到出口，即被轉移到

網絡上得到釋放，而且以極端的方式

進行表達，顯示出強烈的非理性色彩。

有學者發現，網上動員常常採用「悲

情」和「戲謔」兩種「情感動員」手段6。

「情感動員」已經成為網絡動員的常用

手段，而「情感動員」很容易失控，造

成網絡「極化」現象的發生。

第五，網上動員與網下行動的互

動。「網事並不如煙」。網上訴求從現

實中來，也會到現實中去。網上動員

不會一直在虛擬世界循環，它會選擇

時機在現實社會落地，與網下行動互

動，進而推動問題的有效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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